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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副池杯流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

山里的桃花才争奇斗艳

这个山谷里的桃花

其实与别处盛开的桃花

并无不同

当漫山遍野的桃花

盛开在

一个叫桃花谷的地方

扑面而来的粉红

绽放出无限的妩媚

曾经的一段故事

让人仿佛看到了

半个多世纪的血色壮美

山谷里的那个

藏兵洞中

看到了

一顶灰色的帽子

那是八路军

浸染斑斑血渍的历史见证

在时间长河的漂流中

那残存的印记

显然早褪去了本色

那斑斑的血红

如同指路的明灯

照亮我们的征程

英雄洒落的那些鲜血

在十月的礼炮轰鸣中

染成了冉冉升起的国旗红

《少年先锋队》歌声

更是把那一抹血染的红

点缀在孩子们的前胸

这是共和国的基业

这是先烈们的抗争

是抵御外辱的宁死不屈

是浴血奋战的铁血见证

藏兵洞里发出的红色电波

仿佛还在把指令传送

兵工厂师傅们夜以继日

争分夺秒地把弹药加工

缺医少药的八路军伤员

因为有嫂娘的无私奉献

他们才能在抗日一线继续冲锋

才能够奋勇杀敌，不辱使命

有一天的夜晚

登科做了一个梦

有个八路军战士问他

鬼子投降了吗？

他突然从梦中惊醒

先烈们仍然惦记着

华夏土地上的芸芸众生

从那以后

登科仿佛受领了红色使命

发誓要把红色基因

世代传承

即使搭上自己的老命

也要让子子孙孙

铭记先烈们的壮举

前赴后继，不辱使命

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有了坚定信念的支撑

从一砖一瓦开始

把一草一木栽种

无数件珍贵的军事藏品

记录着

无数的感动

二十多个红色教育基地的金色牌匾

是为了警示后人

让警钟长鸣

慕名而来的无数游客

在这里净化心灵

闻讯的司令后人

千里迢迢

特意把翠竹相赠

如今半山腰的那片竹林

是曾经的几株幼苗

早已经破土而出郁郁葱葱

这根根相连的翠竹啊

不正是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

登科欣慰地讲述

满是骄傲的神情

他自豪地说

传承红色基因

作为共产党员

无尚光荣

指着不远处的山谷

他说，你看

桃花怒放的时候

正值清明

那一朵朵殷红的桃花

不正是无数先烈的重生

山谷里，那一抹桃红
●兰炳银

在河南省汝州市陵头镇段子铺村207国道旁的一处山谷里，有一处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山洞，是

抗日名将皮定均司令员在豫西根据地领导当地军民进行抗战的司令部，这里留下来许许多多可歌可

泣的感人故事。

为了让皮定均将军的事迹得以赓续传承，当地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段子铺村党支部书

记王登科，把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半辈子积蓄悉数投入，建成了一个红色的爱国教育基地！

———题记

春日破晓，告别了“朝秦暮楚”的荆紫关，驱车一路

向北，沿着黄河的脉络蜿蜒而行。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

于见到了横卧于三门峡的巨龙———万里黄河第一坝。大

坝处于湖滨区的山峦之间，灰白的坝体与青天浑然一

体，仿佛像一道凝固的屏障，将桀骜的黄河驯服在臂弯

里。

三门峡大坝，是我的“第二故乡”。30年前，这里曾是

我执勤巡逻的地方，这是我选择此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踏入景区，绿意便裹挟着鸟鸣扑面而来。阶旁的老

树垂着藤蔓，几只不知名的雀儿跃上枝头，歪头打量着

行人，羽翼掠过晨光，抖落一地碎金。台阶中央立着一块

巨石，斑驳的“1957”字样在霞光中泛着铜锈般的沧桑。

那是黄河被截流的印记，亦是时光的碑文。再往下，李先

念题写的“万里黄河第一坝”赫然入目，墨迹遒劲如龙蛇

游走，引得游人纷纷驻足，镜头里盛满历史的余温。

影壁墙上“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几个大字醒目可

见，字下陈列的图文简介，是几代人用青春与血汗书写

的史诗。1957年的工地上，或许也曾有年轻的脸庞被烈

日灼得通红，有粗糙的手掌攥紧铁锹，在号子声中与黄

河较量。而今，大坝巍然，水波不兴，唯有风掠过坝顶时，

仍能听见往昔的呐喊，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间隐隐回响。

登临坝顶，天地豁然开阔。脚下是青碧的黄河水，温

柔得近乎陌生。古时“大河滔滔”的怒浪，早已被驯化成

一片澄澈的琉璃。远处的梳妆台倒映水中，宛如对镜理

云鬓的仙子；中流砥柱兀自挺立，嶙峋如大禹治水时掷

下的镇河剑。传说里，那一剑劈开三门，人门、神门、鬼

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如今人声鼎沸处，只剩石柱静默，

千年风霜未改其骨，成为华夏子孙的精神脊梁。

穿过玻璃廊道，恍若踏入水晶宫阙。脚下河水潺潺，

游鱼曳尾而过，鳞片折射着粼粼波光。灯光交织成网，将

人影与水流揉碎成斑斓的幻境。忽而想起张公岛上的老

艄公，百年前是否也曾在此撑篙引渡？他结庐守岛，一盏

孤灯为舟子指路，最终连名字都化作了岛屿的注脚。而

今渡口荒芜，唯有传说在风中飘散。

静立坝堤，忽然又想起百年前，曲剧创始人朱万明，

乘船过“河”，风大浪急，船只飘摇而行，在岛礁处，忽听

艄公那粗犷豪迈的号子声后，有感而发，继而创作了传

唱至今的经典曲剧调门———“慢垛”的情形。

坝堤上“平安喜乐”“向星辰许愿，在大坝相见”的网

红打卡处，一对新人，正在此处拍照留念。年逾六旬丁哥

夫妇试也跃跃欲试，摆好角度将把自己完美的一面，定

格在那瞬间记忆里。

最妙的是界碑旁，一脚踏豫，一脚踩晋，手机蓦地响

起山西的问候：“五千年表里山河，六千年清香传奇

……”短信里飘来杏花村的酒香，恍惚间，两省的风物竟

在这一步间重叠。黄河水依旧东流，却不再咆哮，只温柔

地托起游船，将昔日的灾祸酿成今日的安澜。

离坝时，暮色已染红半江水。回望大坝，它静卧如长

虹。大坝之美，在于它的历史文化，在于它的精神内涵，

更在于它的安澜四季。

昨个儿喝高了，和哥们儿相互拍着胸脯，说了一些肝

胆相照的话儿。第二天醒来，想起曾说过的那些话，不仅满

脸赧然，而且沮丧汗颜。

席间曾听一好友讲了一件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儿。虽然时隔没几天，可自己愣是想不起来。按朋友的说

法，当时那事儿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事儿呀，可以说够我

当时哭得稀里哗啦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可我愣是没心没肺

地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很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羞没臊。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和

许多人都是一样一样的，都是很有进取心的那类人。然而，

当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昂首阔步穿过大街小巷时，竟然

有那么多人当我是透明人，对我熟视无睹。我想，唯一的原

因，就是我在这座城市里遇到的成千上万的人中，没有一个

人能记住我曾说过的，哪怕一件有趣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换

句话说，我的所作所为还远远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吧，总觉得，无论当时或者现在发生多大的事儿，

其实过几天回头看看，那都不是事儿。那些经历的事儿，只

是每个人成长中必须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让人明白哪些

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让人明白哪些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当

然，能想明白这些事儿，还需要保持一颗真诚而善良的心。

从小我们就被告知，人要活得出类拔萃，高雅脱俗。做

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

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标签所定义，被各种期待所束缚，然

而，做个俗人，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知足。

有人说，在社会上闯荡，身份是自己给的。但是，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我们总向往风花雪月、诗与远方，但是，无论多么高大

上、伟光正的生命，最终都要过上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日

子。

手里有钱，身上没病，心中无事，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这样的日子，看起来简简单单，踏踏实实，但要想把它变成

现实，确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杯

白开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搅拌成酸甜苦辣的味道，

但捏着鼻子总要喝下去。

想起了去年的那个夏天，酷暑中的某一天，暴雨来临

之际，天空阴沉低迷，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一片乌云似

的。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静静地等待着医生来为我检查。

虽然从小到大，曾经历过无数次等待，但从没有像那一次

那样，令我心生惶恐、惴惴不安。

因为我病了，这可能影响到我的命运和健康，还有马

上要去面对那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结果。等待的过程很简

短，方式也很简单，但经历的心路里程，却如当时的天空那

样阴云密布。

结果出来了。很幸运。医生告诉只是常规性的高血压，

通过治疗已经降下去了，并建议我多走路多锻炼，一切都

会安好。我激动万分，翻身而起，在大街上愉快地走了几个

来回，幸福地只想叫出来。心头的乌云终于驱散了。那一

刻，雨过天晴，透过云霄，天空真的出现了阳光。

所以，永远不要为已经发生的和未曾发生的事情忧

虑。已经发生既成事实的忧虑也于事无补，未发生的凭主

观臆测，无法推断事情的走向，徒增烦恼而已。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说清楚。然而比说清楚更重要

的，是能承担；能行动；能化解；能扭转；能改变；能想到自

己，更能想到别人，顾全大局。这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

种大智慧。

我是个乏味而无趣的人。没有人想刻意去关注我，甚

至那些喜欢我或是认同我的人都不想。因为除了会写几个

字，我几乎一无是处。有时候总劝自己，休息吧，别那么辛

苦了，洗洗睡觉。没想到不睡还好，这一睡，事儿又找来了。

我发现自己头痛失眠神经衰弱，睡不着了。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人生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吧。

时间是很残忍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流逝，该发生的一

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无论我们有多倔强，到最后都熬

不过生活。做个俗人，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人生

智慧。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如何在喧嚣浮躁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纯真。

俗人不戴面具，俗人自由自在。做个俗人，挺好。

做个俗人
●李晓伟

这些时日，忙忙碌碌，无新奇事，也无新奇感。

很少遇到明白人。但忽然记起两个明白人来。一个是

丁元英，另一个是白嘉轩。

十多年前有个朋友喜欢看《遥远的救世主》，喜欢像

丁元英那样抽扁盒的三五烟。也喜欢天道，做个明白人。

他似乎和我一样感觉：天道可循，人道难觅。那就天道

吧。

一部平淡的小说，一个小说里的人物，竟然在十多年

后再次发酵，被人追捧。我倒觉得，这不是别的，是因为这

些年读书太少。

就像评论那样，丁元英其实还没有芮小丹通透。丁元

英像高高在上的智者，而芮小丹却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好在，丁元英还算是个读过书的明白人。

但他的明白，又远不及在白鹿原生活着的白嘉轩。白

嘉轩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践行者。他的通透明白，可以穿

越时空，划过阶层甚至阶级，在有限的逼仄里自由航行。

与白嘉轩相比，丁元英更像个辩者，端起架子可以长

篇大论的辩者。而白嘉轩不会，他只是默默的总结，不懂的

地方还会去请教。从这点上来看，芮小丹和白嘉轩一样，也

是默不作声的践行，不懂的地方认真请教。

说到底，造出这两个明白人的，也是明白人。

一个是豆豆，不到三十岁，就写出耐人咀嚼的“哲理

书”。一个是陈忠实，年过半百，给自己和后人留下浓重一

笔。

无论怎样，要想成为明白人，必须忠于生活，真实地生

活着总结着。

找 俩 明 白 人
●张勉

暮春时节悄又至，恰逢牡丹花开时。

汝州城东，望嵩湖畔；牡丹园中，千株竞放；霓霞云锦，

花海翻涌，水墨丹青；游人如织，笑语盈盈；盛世赏花，满面

春风。湖光潋滟，碧波清澈，野鸭戏水于春潭，荡起层层涟

漪；亭台连廊，迂回曲折，楼影倒映在碧水，谱写悠悠诗意。

步道宛转，夹岸芳树，落英已缤纷；湖水清幽，上下天光，白

云正飘然。凭栏望水，任微风习习，撩我衣袂欲飘举；倚阑

静观，惹豪情洋洋绘画卷。

漫步花丛，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总觉惬意；丹青画卷，

轻声细语，闲庭信步，自得其乐。但见红装少女，簪花鬓角，

素手轻触花枝，顾盼间，明眸映照胭脂色；执扇少年，临

风而立，衣袂带起落英，谈笑间，翩跹舞就潇洒意。白

发翁媪，相携徐行，银丝拂过碧叶，絮语中，笑脸沉

浸夕阳情；蹒跚稚子，欲嗅花香，粉颊沁汗不觉，

探脑时，童言彰显天伦乐；花径曲幽中，汉服

佳人，团扇半掩，流云广袖，轻拂碧枝而立，

仿佛锦簇花团侍女画卷中；石阶转弯

处，鹤颜夫妇，沧桑岁月，相依含笑，相拥挽手而站，定格国

色天香见证金婚时。

摩天楼宇接碧空，倒映于春水；霓虹灯光乱尘嚣，显繁

华在汝城；依稀渔舟唱晚，又谱新曲于彭蠡烟波中；常念长

天一色，今换新颜恰故地重游时。叶舞花喧处，牡丹垂露欲

滴；人涌潮欢时，笑靥比花更妍。花影扶疏摇碎金阳，衣香

鬓影染透芬芳；万千牡丹披金纱，几缕春色进相框。

樱花牡丹，相得益彰；游人亭台，自成画卷；花团锦簇，

满眼丹碧；花叶相扶，人影交错，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亭廊

相依，水天一色，俊男靓女其乐融融。

白云苍狗，世事如棋。望嵩楼已逝，五湖地今存；叹时

空之渺渺，感沧桑之悠悠。绿叶有情，尽显托举意；红花

不语，自有感恩心。游人尽兴，感慨幸福美满；时逢

盛世，总念国泰民安。

恰逢花开时，触发挥毫情；浮想联翩眼前

景，拙笔难描心中意。无奈何匆匆草草，空

余意韵难平了。

恰逢牡丹绽放时
●邵天森

一步跨两省，四季皆春色
●马俊杰


